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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因緣 

  記得小時候，每年兩次稻米收割期間，一望無際的田野，三五步就有割稻工

人腳踩「機器筒」嘎嘎的脫穀機聲音，許多飛鳥此起彼落地撿拾落在田地上的穀

子。更有身穿白色上衣，淺藍色長褲，頭戴斗笠，臉上散發慈光，威儀莊嚴，年

紀輕輕，講話語調柔和的比丘尼穿梭其間，他們在做什麼呢？──我們家鄉是碧

山岩比丘尼化緣的範疇。他們即使肩負著施主布施的沈重穀子，而不落塵俗的威

儀，讓人由衷地生起一股歡喜心和恭敬心，這是早期對禪師領導下威儀俱足的和

合眾的印象之一。 

  另一個深刻印象是碧山岩的師父們做佛事的莊嚴道場，每每搭起高高如戲台

般的燄口台，三面掛著莊嚴的佛像乃至閻羅十殿圖，主法者身穿紫色海青，披上

黃袈裟，其他師父們亦著莊嚴的法衣，莊嚴肅穆。繚亮的梵音，更令人驚為天樂，

不但整個心被攝住，而且生起極清淨的歡喜心，煩惱妄想也因此而遁形。又他們

的引導陣容，更是令人羨慕至極，一人坐一部三輪車，最前面的一位手摯拂塵，

眼觀鼻，鼻觀心，個個如在定中，唉！真叫人羨煞萬分，這是從儀表即可看出動

靜一如的禪家之風，不過當時並未認真思考過出家這條路。 

  及年紀漸長，親近的裁縫老師（出家後的禪欣法師，覺苑寺第一任住持），

早已皈依碧山岩上如下學禪師，一有空就帶我們往碧山岩參與法會等。民國五十

二年的中秋節，老師帶我們到碧山岩賞月，當時禪師在台北法光寺，而禪碧師伯

為當家，他盡地主之誼招待我們，第二天，老師和許多同學都回家了，只有我和

阿 （出家後的照恩師）留下來。直到十九那天，午休之後，在臨時大殿聆聽師

伯們的開示，談呀！談呀！話題突然轉到出家問題，禪碧師伯問說：「阿 呀！

出家要趁早喔！（他早就發心想出家）等年紀大了什麼都學不來記不住就很苦

喔！」阿 說：「我知道了！我確定會出家的，不過我這雙高跟鞋新買的，穿壞

了再出家吧！……」後來師伯轉過頭來問我：「你呢！要不要出家？」我信口回

答說：「不要！我要出“鵝＂卡大隻！」（此句「家」和「雞」台語相同）。因為

過年或從小遠足都會去碧山岩，碧山岩什麼都很好，我也滿心歡喜，而出家唯一

令我擔心的是吃「醬鹹」，一輩子吃「醬鹹和青菜」是多麼可怕呀！所以我從來

沒有動過出家的念頭。或許因緣成熟吧！師伯一點便醒，念頭和前一分鐘竟有一

百八十度的轉變，我興起出家的念頭，而且那麼迫切，終於父母同意，師伯來接

我去碧山岩，當我再次到碧山岩，正要爬上階梯，仰頭一望，看到一位似乎很面

善又不知他的法號的出家眾。然後聽師伯說：「啊 也圓頂了！」我們大家相視

而笑，唉！不可思議的因緣，原來我回家那天，我先走一步，阿 隨後要回草屯，

結果，剛下了碧山岩的階梯，走在石子路上，沒走幾步，新高跟鞋的鞋跟斷掉了，

所以他回頭再上了碧山岩，實踐他的諾言──高跟鞋穿壞了便出家。 



行住坐臥皆是禪的修行典範 

  民國四十八年，八七水災，碧山岩因土石流而大殿被沖毀，少數比丘尼留守

殘垣斷壁，規劃重建寺務。禪師率領大部分寺眾北上，覓得法光寺現址，一方面

著手籌建法光寺，一方面準備重修碧山岩，禪師寺務非常繁忙。而我們剛出家必

須接受嚴格的訓練，因此，我們跟隨禪師左右。禪師是一位標準的修行楷模，身

教令人五體投地的佩服，身口意的嚴謹和清淨，套句禪宗的話：身：立如松、坐

如鐘、行如風。口：從無戲言，句句實話。意：常如止水。《瑜伽燄口》云：「身

常清淨，證無上道，口常清淨，證無上道，意常清淨，證無上道。」由此可見禪

師身口意的清淨和修持的高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如在禪定中，因此，我們

時常沐浴在禪悅法喜中。 

俱高度的領眾耐力 

  又禪師具有高度的耐心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當時在禪師的領導之下有四十

位左右的出家眾，大家對禪師恭敬有加，晨昏定省是重要課題之一，每天早上在

齋堂，大家魚貫進入，看到禪師，必定合掌問好「師父早！禪師（師公）早！」

據我觀察，從第一個到第四十個，禪師一定面帶微笑，眼看著每一個問候的人，

語調不變，親切地回答：「早！」而這不止是一天、一個月，一年如此，十多年

如一日（我在法光寺十六年）。又禪師注重教育，鼓勵大家念書，出門時一一向

他告假：「師父我要去上課了！禪師我要去上課了！」他一定以和藹的口氣說：

「好！再見了！」像這種情形，也持續十多年之久，這麼長的時間，一直重複的

動作語句，要是一般人情緒不穩定一定煩躁萬分，不堪其擾，或許會說：「吵死

了！去吧！去吧！……」而禪師口氣永遠那麼柔和、平靜、慈悲。禪師為我們解

惑時，更是抽絲剝繭，使我們疑雲頓開如沐春風。禪師法相莊嚴，雖是比丘尼卻

具大丈夫相，緩緩的步履也讓我們的煩惱拋到九霄雲外，而感到清淨、平和。我

在法光寺十六年，不知煩惱是何物？都是以禪師的身教、言行為典範，在行住坐

臥中修行而契入身口意的清淨──禪師從日常生活的小細節表現六度中的忍波

羅密的俱足。 

善巧的教導 

  教導徒弟方面，禪師具有相當的善巧方便，不必動怒，不必棒喝，不曾聲色

俱厲，四十位比丘尼和敬相處，氣氛融洽，親切和氣，互相幫忙、照顧、提攜，

職事按照輪流，老參帶新眾，呵護有加，不曾倚老賣老。像我個子這麼小，在家

時又不曾為生活繁忙，做起事來顯得特別艱辛，但老參上座都會自動幫忙，例如

洗門窗，窗子之大我用雙手都摸不到邊，那要怎麼辦呢？結果大家都會來幫忙。

又如煮飯生火，燒的是生炭，很不容易生火，但他們都會親切地教導，不會讓我

們困窘，這對初發心者是一大鼓勵，而大眾如此應歸功禪師教導有方。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有新的嘗試，尤其僧團，在佛教未普遍被信仰之際，一個

對佛教認知不深的人投進去，必須有良好的環境加以磨練才得有信心，有道心。

我是相當幸運的人，禪師的高度耐心和方便，在我典座寮深深體會到。我未出家

前對吃素有強烈的排斥感，因為小時候碧山岩的遠足，他們的庫房擺滿了大小缸



「醬鹹」他們吃「醬鹹、青菜」的場面，我常作如是想──要是我二十歲出家，

活到八十歲的話，六十年的歲月與「醬鹹、青菜」為伍，豈不是太辛苦了嗎？因

此，出家之路裹足不前。然而投入法光寺僧團中，因第一次常住「辦桌」（在家

信眾吃素訂素齋）僅看到材料之豐富和多元，就讓我眼睛為之一亮，又看到做菜

的次第，乃至每一道菜端出去，色、香、味俱全，更是驚為人天美膳。原來素食

並非我想像那麼狹隘、難吃、刻苦。因此，頓時改變我對素食的觀念，選擇典座

為我修行的道場。 

  典座是一不起眼的工作，而且繁雜沈重，時時刻刻要惜福修福，講究營養變

換口味，讓信眾和常住大眾歡喜接受。禪師常鼓勵我，你在典座寮能安心辦道，

修行已成就一大半了，修行最主要是去除我執，而在典座寮因有許多人對我們的

要求，趕時間等必須要一一解決，所以要運用相當的智慧才能圓滿。學習期間，

供養禪師，每餐煮好，卸下圍裙，先恭敬地請示禪師火候口味如何？他一定在品

嚐之後，立刻加以評分，若達到水準，他會點頭微笑讚歎鼓勵。若不夠水平，會

非常正確地指出不足之處，如火候不足、顏色太深菜、菜色的變化，……，都會

很仔細的指正，這樣三年下來，一天三餐，一個月九十餐，一年一○八○餐，三

年半三七八○餐，猶如扣鐘，問無不答，而且精準無比。或問：他是否素菜高手，

而他不曾自己動手，卻是一名指導高手。三年半的指導，從不厭煩。因他方便波

羅密的成就，而善巧地讓我們積聚資糧。 

僧伽教育的前膽者 

  禪師非常注重僧伽教育，自己領導打坐、講經、教學，早期在碧山岩，又聘

請地方深諳古文的耆宿來指導；聘請仁俊法師等來寺教學；並送許多位年輕比丘

尼到福嚴女眾佛學院修學。及至移錫法光寺，也不忘僧伽教育，白天很忙，晚上

自己說法、領導打坐、教四書，請漢文老師來教學，請雷老師（顯明法師）來講

課，讓我們每天聞法，充滿著法喜，又請白話文老師來教作文……；送數位出家

眾到日本深造，也有送到香港念書；有許多位再進修初、高中……。禪師主張出

家眾必須熟諳三刀六槌，至於菜刀方面，除了教導我們如何操作之外，有時現身

廚房，示範包春捲……。鼓勵士氣，同時禪師親身蒞臨是最溫馨的時刻。說到梵

唄，我們是正式開班授課，老參嚴格指導，每隔一天教一次，禪師下達命令：不

認真者跪香。沒有任何人敢偷懶。而最叫人心服口服的是，人人有機會上場，如

兩堂課誦法器一定輪流，六槌人人都要熟練。主法也都有機會，禪師務必要我們

成為法器龍象，後來許多師伯都能獨當一面，住持道場，是印證禪師給每一個出

家人都能受到良好的教育。又他一生繫念僧伽教育，以及佛法普遍推廣，除了對

寺眾的教育之外，也辦過佛學院，乃至七、八十歲了，還創辦佛學研究所，以培

養更高水準的弘法人才。他實踐廣學多聞，解行並重的楷模。 

食輪先轉而後轉法輪 

  法光寺的素食，四十年前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台北許多達官貴人是法光寺

的常客，他們除了愛好素食之外，重點是請禪師開示佛法，禪師對信眾的請法耐

心無比，有時談論整天，有時討論至半夜，當時有好幾位「鐵齒」的名流，經過



了多次的法戰，終於皈依三寶了。 

  禪師對大眾法身慧命的照顧，先從食輪開始，我在法光寺時，三餐必定吃乾

飯，一菜一鹹（豆類，麵筋類），中午加個湯，早晚配草決明茶，但不能同樣的

菜色一直吃而導致單一營養過量，使營養不均，所以典座寮必須時時變換口味，

變換菜色，四十年前他已有現代營養學的觀念。而後來我讀到道元禪師的《典座

教訓》其中也強調務必變換口味讓大眾生歡喜心，而且健康才能辦道。十多年前

我去參訪日本永平寺，永平寺是曹洞宗道場，在那邊訓練的年輕出家眾個個精神

抖擻，而道元禪師的典座觀念，是他參學中國時所受到的影響，所以招待香客菜

色不僅漂亮而且可口，禪師曾留學日本，在駒澤大學深造，而駒澤大學是曹洞宗

附設大學，因此，傳承下來的食輪，應是健康、自然、營養均衡的觀念。 

  而有了健康的身體才能辦道，所以當時法光寺四十位左右的出家眾，個個身

手敏捷，紅光煥發，工作不落人後。在心理調伏方面，禪師強調照顧當下，過去

心不可得，未來心不可得，而當下應有正念，注重平實的修行，行住坐臥要如法，

要中規中矩，才能身心健康，利樂有情。 

強調道心 

  記得我當典座寮長時，也一方面進修，又希望能進入佛學院念書，而典寮長

的培養也務必要經三兩年，所以有時會請求禪師再訓練後繼人選，禪師回答說：

「照惠呀！我很久以來密切觀察，典座寮是要安排有“道心＂的人呀！」當時我

似懂非懂，何謂有「道心」的人？後來才明白，原來「道心」，表現在典座寮是

時時要保持高度的恭敬心、耐心、供養心、惜福心、親切感，《典座教訓》說：「愛

惜常住物，猶如眼中珠。」說到惜福，我們常常將垃圾變成盤中飧，如蘿蔔皮變

成小菜，芥菜心皮變成紅燒鹵菜，做到食物一點都不浪費，總之，一個有道心的

典座寮長，對上要有恭敬心，對大眾要有妥善的照顧，這是禪要求的「道心」。 

鼓勵多於責備 

  當我剛出家時，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迅速刷牙洗臉便匆匆進入禪堂打坐，

四點半正是最好眠的時候，經常會昏忱，禪師雖親自持香板巡香，但多半輕輕點

醒，很少喝斥。又我們學習法器時，輪到我們當維那，如果出錯，必定和顏悅色，

慈祥的說：「要再多練習，下次不能再出錯！」我們就會自己感到慚愧而努力學

習。 

  另外一點感受是禪師對於弟子們的成就予以很大的鼓勵和支持，我離開法光

寺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推廣素食，當我從佛學院畢業，第一件著手籌畫要做的事是

出版素食譜，因為當時市面上還沒有素食譜，更不用說彩色版，禪師為我封面題

字，出書之後，禪師看到成果非常高興，在法會中手捧《百味香素食譜》一桌又

一桌對著信徒介紹《百味香》說：「你們看！這是照惠著作的，這麼漂亮……」

我看他滿面笑容，那一幕讓我感受到愛護和鼓勵後學的心是多麼珍貴──禪師慈

悲地實行愛的教育。 

無盡的感恩 

  禪師的威儀、定力、智慧、善巧、耐力、慈悲和恩威並重的教育，降服了我



們的妄心，折服了我們的傲氣，洗滌了我們的三毒，讓我們善根增長，菩提不退。

禪師已離開我們十年了，我們有無盡的感恩和懷念。 

 

 


